
阿拉伯革命: 一年之后

［埃］萨米尔·阿明 著 支晓兰 译

从 2010 年 12 月 17 日发端于突尼斯的所
谓“茉莉花革命”算起，“阿拉伯之春”在
西亚北非肆虐已有一年有余。在这期间，西
亚非洲的动荡使得埃及、利比亚、也门威权
政权相继倒台，叙利亚和伊朗局势成为新的

热点。然而，仔细考察这些事件的发展过
程，特别是所谓“阿拉伯之春”初步显现出
来的阶段性成果，不难发现西方国家的战略

密谋。埃及左翼学者萨米尔 · 阿明继
《2011: 阿拉伯之春》后再次在非洲新闻网
站“Pambazuka News”上撰文，精辟总结了
阿拉伯革命一年的发展历程。他认为革命的
到来并非毫无预兆，而是民众情绪在国内外

反动势力长期剥削下的爆发。在过去的一年
中，伊斯兰政党先后在突尼斯、埃及取得了
大选的胜利，但这不是民主的胜利，而是与

美国和海湾国家的长期支持分不开的。阿明
认为，帝国主义国家的目标绝非在大中东地

区建立“民主”，而是推行 “遏制加削弱”
政策，矛头直指新兴国家。

为什么会出现所谓的“阿拉伯之春”

2011 年的阿拉伯人民起义 ( 包括突尼
斯、埃及、巴林和也门，之后是叙利亚) 并
非毫无征兆，与西方国家的专家相比，至少

在许多阿拉伯的左派活动家们看来是如此。
在万隆会议和不结盟运动时期 ( 1955—

1970 年) ，阿拉伯国家处于争取更美好未来
和更平等国际体系的斗争的所有人民、民族
和国家组成的共同阵线的最前沿。阿尔及利
亚的民族解放阵线，与布迈丁和纳赛尔时期

的埃及，复兴党统治时期的伊拉克和叙利

亚，以及南也门共和国，在这一时期具有共

性。按照西方的标准来看 ( 一党专政的政治
体制) ，它们并不是所谓的 “民主”政权。
即使按照我们的标准即人民真正掌握权力来

评判，它们也不符合民主的标准。然而，在
这些国家和人民眼中，这些政权却是合法

的。因为它们取得了一些实际的成果: 民众
教育、医疗和其他公共服务、工业化和就业
保障，以及伴随着独立倡议和反帝斗争而出

现的社会向上流动的能力。所以，它们遭到
了西方的强力打压，尤其是通过以色列的屡

次入侵。
在这一框架下，这些政权在短时期内，

也就是在 20 年时间里，取得了它们能够实
现的所有成果，但很快由于内部制约和矛盾

失去了发展势头。这与苏联解体巧合，进一
步刺激了帝国主义 “新自由主义”的进攻。
这些国家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统治，不得不

选择放弃并屈服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要

求。其结果只能是社会生活水平急剧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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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族大众国家时代所取得的有益于大众阶

级和中产阶级的成果在短短几年之内全部丧

失。贫困和大规模失业成了采取新自由主义
政策后的正常结果。这些都为此次变革提供
了客观条件。奇怪的是，那些呼唤西方拯救
的“民主革命”的口头支持者们竟然是热情
支持新自由主义联盟的国家领导人。
因此，爆发此次起义并非意料之外，而

且之前已经出现了许多迹象，例如，埃及
2007 年 8 月大罢工，小农反对富农征田进程
的抗争，一些新兴中产阶级组织 ( 比如 “肯
飞亚”运动) 的抗议等等。

政治伊斯兰在突尼斯和埃及大选中的胜利

突尼斯大选 ( 2011 年 10 月举行) 为右
翼阵营上台清理了道路。右翼阵营包括复兴
党 ( 穆斯林兄弟会) 和自称为布尔吉巴主义

者 ( 突尼斯首任总统布尔吉巴的追随者) 的

政客，这些人之前是本·阿里政权的追随
者。这一政治联盟依赖议会多数，该议会的
任务是负责制定新宪法。
这一新政权在经济持续发展的情况下可

能会取得一些民主进步 ( 尊重多元化和言论

自由以及停止最糟糕的警察镇压制度) ，但

在关键的社会问题上 ( 妇女权利、世俗教育
和国家) 可能会倒退。
我们有必要记住突尼斯革命运动并没有

挑战对本·阿里时代的依附型发展模式，反
而认为这种模式 “有效”，并接受了世界银
行的表述。突尼斯革命满足于批判警察镇压
制度，和对由总统家庭成员控制的所有 “王
室”产业征税。这一些还算令人满意。而且
公众 ( 除被孤立的左派外) 并没有认识到正

是这种依附型发展的模式导致了社会条件的

恶化，进而导致大规模的起义的爆发。新的
执政联盟不会改变由突尼斯第一任总统布尔

吉巴所开创的发展模式，而是注入了新因素

以巩固所谓的伊斯兰特殊主义 ( Islamic par-
ticularism) 。

突尼斯的新总统马祖吉恰好是被本·阿
里镇压的前左翼活动家，但是他似乎并不理

解什么是真正的经济 “自由主义”。奇怪的
是，这位总统 2012 年 2 月在突尼斯组织召
开了“叙利亚问题”会议，竟然间接支持西
方对叙利亚的干预。
在埃及，伊斯兰主义者取得了更大规模

的胜利。政治伊斯兰的成就、它在公众中根
深蒂固的影响以及“社会伊斯兰化”呼声的
增强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只是一次选举

胜利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还需要重新揭示它

成功的原因。
无论如何，伊斯兰政党的胜利 ( 至少在

埃及) 不仅仅是故事的结局。在西方势力眼
中必不可少的经选举产生的议会的 “合法
性”，受到同样具有合法性的争取社会进步
以及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真正民主化的斗争的

质疑和对抗。
然而，只要这一运动的主要力量没有达

到一定的认识水平，仍然支持具有破坏性的

自由主义政治经济，仍然与美国主导的全球

化结盟，那么这种激进化的斗争就依然面临

巨大的阻力。但是在观念方面的进步还是显
而易见的。

伊斯兰政党的成功

我曾论及这些成就背后的社会生活的非

政治化是纳赛尔主义政权惯用手法所致。需
要注意的是，纳赛尔主义政权并不是采用这

种方法的唯一体制。事实上，大部分南方发
展中国家首次觉醒浪潮中的大多数民粹主义

政权也采取类似的方法运作。同样，现存的
社会主义政权也采用这样的方式，至少在革

命之后，当这些政权进入政权巩固阶段时，

这种方法事实上是民主的。
所以，共同点就在于民主实践的废除。

当然，我并不是将民主和多党选举等同起

来。民主实践的恰当含义是尊重多元化的政
治观点和政治方案，并尊重其组织。因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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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化需要民主，只有那些与当局意见不一致

的人享有言论自由时，民主才存在。但是，
取消整合不同政治观点的权利和消除政治化

的做法最终导致灾难不可避免。
这次灾难通过复归过去古老的观点 ( 宗

教的或是其他的) 显示出来，同时也表现在

对“消费型社会”计划的接受上，这种社会
基于巩固所谓的“个人主义”趋势之上。这
种趋势不仅在从这种发展方式中的中产阶级

中流传，而且贫困阶层也呼吁分享显然属于

最低限度的福利，虽然这已经是最简单不过

了，但还是不存在其他可以接受的选择。所
以，我们必须把它看成是大众的合法要求。
在伊斯兰社会，去政治化普遍采用明显

的或形而上学式的 “回归”到 “伊斯兰”
这种形式体现出来。所以，在纳赛尔时期只
允许发布清真寺的言论和官方观点，而且在

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也是如此。这些言论
被用来阻止引入社会主义作为替代方案。之
后，这些“宗教”言论得到了萨达特和穆巴
拉克的鼓励，以应对由于埃及屈服于帝国主

义全球化而导致的生活水平的不断恶化。这
就是为什么我说政治伊斯兰并非穆斯林兄弟

会标榜的那样属于反动派，而是统治集团的

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的原因。
解释政治伊斯兰的成功还需要进一步澄

清帝国主义全球化的成功与穆斯林兄弟会提

出的口号之间的关系。
全球化所导致的恶果已经向经济和社会

生活的非正规部门扩散，而这些部门正是大

多数埃及人的主要收入来源 ( 数据显示为
60% ) 。因为穆斯林兄弟会有能力在这种情
况下运作，所以它已经成功导致了这些部门

生产活动的膨胀并确保了更大规模的再生

产。穆斯林兄弟会以它简单的政治文化而广
为人知。这种政治文化仅仅满足于承认伊斯
兰关于私有财产观念的 “合法性”与 “自
由”市场的关系，而不考虑这些活动的本
质，这些基本的经济活动 ( “巴扎”，意为集
市。———译者注) 无力推动国家经济发展。

此外，海湾国家提供的资金导致了这些

经济部门的繁荣，因为这些国家设立了大量

的小额贷款和赠款作为这些经济部门的启动

资金。伴随着这些部门膨胀的慈善事业 ( 诸
如诊所之类的) 的发展，也要归因于海湾国

家的支持。海湾国家并不想为埃及经济生产
力的发展出力，而只看重“无业流民”式的
发展，因为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埃及如果经济

得到恢复，就将终结海湾国家的主宰 ( 这些

海湾国家是建立在接受社会伊斯兰化的基础

上的) ，终结美国的主宰 ( 美国把埃及视为

受极度贫困影响的买办国家) ，终结以色列

的主宰 ( 以色列把埃及视为犹太复国主义面

临的主要对手) 。
打着“伊斯兰”旗号的政治组织与隐藏

其后屈服于占主导地位的帝国主义式资本主

义的当局结成了轴心，造成了民众的赤贫。
这种情况不只发生在埃及。这是大多数阿拉
伯—伊斯兰社会的共同特征。这种轴心正在
伊朗起作用，在那里，霍梅尼主义从一开始

就掌握了“巴扎经济”的主导权。这也是导
致索马里灾难的原因所在，它使索马里从现

代世界国家名单上除名。
那么，我们对政治伊斯兰在埃及 ( 和其

他国家) 的统治的可能性还能有什么期盼

呢? 目前存在的一种主流媒体观点认为，政

治伊斯兰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伊斯兰

的自我认同主宰了我们社会的现实，而且是

一个被拒绝的现实，这样，这个现实就选择

了强行建立。
然而，这一论断完全忽视了另一个现

实，也就是去政治化进程是人为的结果，如

果没有去政治化，政治伊斯兰也不能强加于

其社会之上。而且，这种观点认为: “政治
伊斯兰的上台没有任何风险，因为这只是暂

时的，从中产生的政权是注定要失败的，届

时公众舆论必将与其背离。”这正如认为穆
斯林兄弟会在违背它们利益的情况下选择履

行民主原则一样。
然而，美国政府明显接受了这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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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民众在这种媒体制造出来的舆论的影响

下也接受了这种观点。许多埃及人和阿拉伯
知识分子显然也认可了这一观点，也许是出

于偶然，也许是他们缺乏清晰的思想。
但这是一个错误。人们应该清楚，假如

让政治伊斯兰掌控政权，如果不是 “永远”，
但至少也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 50 年? 让
我们看一下伊朗的例子) 将会持续强加这种

统治。在这段“转型”期，其他国家将持续
发展，我们却发现自己落在了最后。所以我
根本不把穆斯林兄弟会看作是 “伊斯兰政
党”，相反，它首先是个反动党，如果它试
图掌握政权，这就意味着为帝国主义体制提

供了最好的保障。

关于萨拉菲主义

穆斯林兄弟会和拉希德·里达为萨拉菲
主义添加了蒙昧主义成分。它公开反对 “自
由”主义 ( 所以也反对民主) ，在他们看来，
人类的本性在于他 /她生为伺候他的创作者
的奴隶 ( 注意这个词) ，就如一个奴隶就要

服侍他 /她的主人一样。当然，这一主义并
没有解释这个创造者在现代世界的具体要

求。例如，他是否接受工资的不断上涨? 这
就通过自称垄断知识的 “科学家 /乌勒玛”
教士的独裁专制为“伊朗式宗教统治”开辟
了道路。
萨拉菲主义是现代性的敌人，因为现代

性基于解决世俗问题和人类社会其他问题时

的人类创造性的权利之上。而且创造性需要
自由和自由的批判思维，而这正是萨拉菲主

义所反对的。那么，那些因为教授学生如何
使用电脑和“商业管理”知识而声称“属于
现代世界”的萨拉菲主义领导者是什么样的
人呢? 这些言论不仅仅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滑

稽剧，而且，这里真正占主导地位的是当前

的资本主义式帝国主义，他们只是在练习这

种“仆人艺术”，除此之外，再无他意。
只有在克服这些缺点并接受自由原则

后，现代性才算开始，自由是开发一个国家

的能力，使其真正积极进入现代世界的必要

条件。穆斯林兄弟会和萨拉菲派相互协调，
分工完成任务。穆斯林兄弟会需要一份民主
的“证书”，奥巴马授予了它，为了达到这
种效果，它们与萨拉菲主义 “极端分子”
“分离”了。

阿尔及利亚民主改革是否具备条件?

在万隆会议和不结盟运动时期，埃及和

阿尔及利亚在“南方的觉醒”运动中占有重
要地位。这两个国家在民族 /国家构建中取
得了真正称得上是 “后殖民”的成功进展，
尽管存在一些局限，但它们的经济和社会生

活取得了显著进步，在继续迈向自由的道路

上播下了希望的种子。然而，这种进程被迫
中断了，它们的国家和社会都退回到了帝国

主义统治模式。
阿尔及利亚的模式似乎具有比埃及更强

的持续性，这体现在它们后来抗腐蚀的能力

上，所以阿尔及利亚的统治阶级仍然分为爱

国势力和买办阵营。在有些时候，这种相互
对立的特点显示在统治阶级的同一个人身

上。这与埃及的情况不同，在萨达特和穆巴
拉克统治时期，埃及的统治阶级完全抛弃了

民族主义的价值取向。
导致这种不同的原因有两个。
阿尔及利亚的解放战争导致意识形态和

社会生活方面都孕育了激进倾向。这不同于
埃及。一方面，在埃及，诸如以 1919 年革
命开始的解放浪潮，经过了高涨和退却的时

代，在二战后产生的激进主义种子生根之前

产生了纳赛尔主义。之后发生了模棱两可的
1952 年政变，阻止了解放运动的激进化发
展。紧接着，在 1954 年发生了纳赛尔主义
者政变，修正了右翼倾向，但是，这种修正

采取了精英主义道路，将可以积极参与这一

运动的民众排除在外。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考虑到独立后的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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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及利亚从法国殖民统治模式那里继承的破

坏性的后果，阿尔及利亚的“传统”社会已
经瓦解，因此独立后的阿尔及利亚新社会被

赋予了无处不在的平民主义特点。因此，对
“平等”的要求成了阿尔及利亚公民行为和
观点的显著特征，所有其他阿拉伯国家都无

法比拟。这也与埃及的历史形成了鲜明的对
比，从穆罕默德·阿里帕夏开始，埃及的统
治阶级就开始影响社会演进和埃及复兴计

划。埃及的计划仍然处于倡导现代化的贵族
的影响之下，因此它也逐渐变成了 “贵族资
产阶级”的计划。
这两点不同也造成了应对政治伊斯兰崛

起挑战的不同状况。就像侯赛因·贝拉鲁菲
( Hocine Bellaloufi) 在他的著作 ( 《阿尔及利
亚的民主: 改革还是革命》，尚未出版) 中
阐释的那样，阿尔及利亚的政治伊斯兰早就

暴露了它的丑恶嘴脸，并经历了失误和挫

败。但这并不意味着政治伊斯兰已经成为过
去，不会复兴。从这个角度来说，阿尔及利
亚和埃及存在很大的区别，埃及的政治伊斯

兰在公众心目中仍然享有 “合法性”。而且，
买办资产阶级和政治伊斯兰的联盟仍然是主

轴心的代表，它将保障依附性资本主义发展

模式在埃及的统治地位。
因此，至少在短期来看，我们可以想象

这两国面对当前挑战时的不同发展，因为我

们不能排除阿尔及利亚有控制改革的可能

性。至少这种可能性具有一定的现实性，而
想象埃及可以避免民众运动与反动的 “伊斯
兰 /买办”联盟集团的暴力冲突并有所发展
简直是不可思议。
而且，在把埃及和阿尔及利亚列入 “新

兴”国家候选名单的两个阿拉伯国家时，它
们也代表了那种没能达到这种水平的悲惨模

式。尽管统治阶级在这次失败中起了关键作
用，但是也不能忽视其他社会阶级、知识分
子和行动主义者在这一政治运动中的责任。
提到马格里布阿拉伯国家时，大家认为

摩洛哥王国是另一个改革的正面例子，因为

这个国家通过和平的方式取得了渐进民主改

革的成就。我对摩洛哥实现这种目标的可能
性持保留意见，因为这一变革从一开始就受

国王诏令的制约，这一诏令首先排除了所有

对建构这一计划的依附性资本主义模式的质

疑。
而且，只要摩洛哥人民仍然满足于宗教

—王朝体制 ( 因为国王是 “信士们的长
官”) ，这些受限制、有缺陷的改革就不能为
真正的民主开辟道路。也许这就是摩洛哥为
什么不能理解西撒哈拉问题重要性的原因所

在，西撒哈拉的自由民为拥有伊斯兰教的另

一种解释而自豪，这种解释不要求他们向真

主以外的任何人乃至国王下跪。

叙利亚灾难

叙利亚复兴党政权过去属于民族民众运

动实践 ( 虽然不算民主) ，其形式与纳赛尔

主义及万隆会议时代出现的其他实践类似。
当在这种框架下取得真正成就的局限性越来

越明显时，哈菲兹·阿萨德转向了另一个计
划，一方面试图将维持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

与反对殖民主义立场结合起来，另一方面从

向右翼—保守势力的妥协中获利，这体现在
“开放” ( 自由化) 中，类似于 1967 年战败
后纳赛尔采取的的路线。
这一计划的后续历史非常明朗。1970 年

纳赛尔逝世后，埃及立刻毫无保留地倒向了

以美国、海湾国家和以色列为轴心的反动势
力。
在叙利亚，这一“开放”也导致了类似

于其他国家的后果。那就是，贫民阶层的社
会生活急剧恶化，从而也损坏了政权的合法

性。当前的情况是，叙利亚政府面临的仅仅
是针对镇压的抗议。穆斯林兄弟会利用这一
时机以“反动派”的姿态出现。因此，帝国
主义国家和同盟领导下的整套计划不是 “将
叙利亚人民从独裁统治中解救出来”，而是
以美国在伊拉克和利比亚建立的那种模式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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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叙利亚国家。
这里同样存在三方在追求以下目标时明

显的利益关系: ( 1) 对美国来说，需要破坏
阻碍其巩固对该地区控制的伊朗 /叙利亚 /真
主党联盟; ( 2) 以色列想让叙利亚分裂为一
些宗派主义小国家; ( 3 ) 对于海湾国家而
言，就是在瓦哈比派的模式下确立 “逊尼
派”的专制统治，尽管这种独裁将建立在杀
戮和灭绝阿拉维派、德鲁兹派和基督徒的基
础之上。阿萨德政府面临这一可能的危险命
运时，仍然不能做出唯一有效的反应，这种

反应应当排除使用暴力，进行真正的改革，

因为唯一可以被各方接受的途径是诚恳的谈

判，这是加强民主阵线的必要条件。尽管有
人试图消除民主阵线的声音，不过目前他们

的力量仍然在基层存在着。单纯反对针对所
谓的“伊斯兰 /萨拉菲”恐怖主义的国家恐
怖主义毫无意义。

结论

1. 当前帝国主义在这一地区 ( “大中
东”) 的战略目的绝不是建立一些 “民主”
政权。它们的目标是通过所谓的伊斯兰政权
的支持来破坏这些国家和社会，而这些伊斯

兰政权保证了 “无业流民式发展” ( 用我已
故的朋友 A. G. 弗兰克的话说) 的继续，也
就是继续贫困化。最终出现的被世界银行赞
誉的“高速增长”毫无意义，它是以对自然
资源的掠夺为基础的，给大多数人带来的只

是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和日益贫困化。
伊拉克是这一地区的 “模式”。萨达

姆·侯赛因的独裁专制被至少三个 ( 甚至更
多的) 恐怖主义政权所取代，这些恐怖主义

政权打着“宗教” ( 逊尼派和什叶派) 和种
族 ( 库尔德人) 的口号，彻底毁灭了一系列

的基础设施和工业，有计划地屠杀了成千上

万的精英分子，特别是工程师和科学家，并

破坏了教育系统 ( 这在萨达姆时期还不错) ，

将其降级为教授宗教和商业的学校。

这也是针对叙利亚的目标。
这样，回过头来看鼓吹“民主”最起劲

的竟然是卡塔尔的埃米尔和沙特阿拉伯的国

王也就不奇怪了。这是一场闹剧。
2. 土耳其在与美国一起 ( 不要忘记土
耳其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员) 实施这一

计划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积极的角色。土耳
其在哈塔伊省建立了营地，招募新兵并训练

向叙利亚渗透的杀手 ( “所谓的穆斯林教
徒”) 。

3. 美国对突尼斯和埃及的民众起义表示
“惊讶”。它们打算通过发动由它们支持的小
团体武装起义“抢占”类似的可能运动。这
种战略已经在利比亚 ( 现在已经是一个分裂

的国家) 试验成功，现在正在叙利亚试行。
下一个目标是伊朗，以发展核武器为借

口，因为这影响到了以色列，没有美国部队

的积极介入，以色列无法实现拥核。不论人
们如何评价伊朗的政权 ( 事实上与 “伊斯兰
统治”市场经济有关! ) ，伊朗确实是美国军
事控制这一地区的一个障碍。因此，必须消
灭这个国家。

4. 当代帝国主义的终极目标是针对一些
对它们构成威胁的新兴国家( 中国首当其冲)

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遏制和削弱”这些
国家。还有俄罗斯，如果它能够成功取得军
队的现代化，就能终止美国的军事独裁。
这意味着所有的南方国家处于依附地

位，这种观念还要确保全球的自然资源都为

三方 ( 美国、欧洲和日本) 为了它们的利益
独自使用，任由它们掠夺和浪费。所以，这
意味着无业流民越来越多，贫困化越来越严

重，恐怖主义政权越来越多。除此之外，当
代资本主义不能带来其他任何东西。■

［支晓兰: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

( 责任编辑 吴 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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